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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安作为丝绸之路起始之地，是中西文化荟萃之

地、各族文化交融的国际大都市。丝绸之路上商旅不绝，粟特人
就是其中的典型一支，他们以经商著称，成为在丝绸之路上传

播中西文化的重要使者。本文试简述唐代居住在长安粟特人的
市井生活和婚姻状况，反映东西交往中的胡汉交融，从一个小

侧面展示我国古代中原的民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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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时期，随着中央集权的强大，国力增强，加上统治者

奉行对外开放和开明的民族政策，出现了“万国来朝”的繁盛局
面。长安凭借其有利的地理位置和作为政治中心的得天条件，
成为中西文化荟萃之地、各族文化交融的国际大都市。胡商络
绎不绝，粟特人就是其中典型的一支。“丝绸之路”也因此成为
古代东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传播、交流的重要交通要道。粟特人
由西向东兴贩宝石香料，同时也以长安、武威等中原城市为基
地，由东向西运转金银丝绢。
粟特人活动范围在今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

尚河流域，他们利用地处欧亚陆上交通枢纽的地理优势，积极

从事贸易活动，活跃在繁华的丝绸之路上。以经商著称的粟特
人，史书对其描述为“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国，利所
在无不至”“争分铢之利”，有着“东方腓尼基人”的美誉。自张
骞凿空之后，敦煌一隅绾毂中西之交通，长安也成为中西文化

交汇之地。在胡汉交杂的丝绸之路上，在熙熙攘攘的商旅穿梭
中，驼铃声从东到西，又自西而归。成群的骆驼延伸在无边的沙
漠，金钱与丝绸的往来中，交换的不仅仅是利益，还有文明。粟
特人在骆驼背上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中西文化交流搭起了桥梁，

成为文化的传递者。
早在南北朝时期，粟特人就已经与中原王室有来往并“遣

使朝献”，到了唐兼收并蓄的时代时，交往更为频繁。唐代是粟
特人在中国历史上最为活跃的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
等诸多方面都占据了重要地位。然而“安史之乱”后，唐朝出现
了一定的排斥胡人情绪，许多粟特人蒙受打击，在中原、长安的
粟特人纷纷向河北三镇转移，寻求新的生存之地。唐朝国力的
衰落也使其丧失了对西域的控制权，吐蕃人占领敦煌，粟特人

此时很难再经河西走廊便捷地进入中原地区。史籍所记载粟特
人最后一次朝贡是在代宗大历七年（773年）十二月“康国、米
国、石国入贡”但是这并没有完全影响粟特人和汉人的交往与
融合，粟特人在与汉族人的社会生活、军事战争、文化交流等方
面中仍然活跃，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
长安与粟特

长安作为唐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吸引着四面八
方的异邦人士不断前来，流连其间，并逐渐定居下来。自汉魏以

来，长安一直都是胡人聚集之地，而其中粟特人的东来，以唐朝

时为最盛。粟特商人在丝绸之路上一些便于贸易和居住的地点
留居下来，建立自己的殖民部落，一部分人留下来，另一部分人

继续东行，到达长安。入唐以后，长安成为粟特商人集中的地
方，也是粟特来华使臣、质子及随突厥投降的部落首领、子弟定
居之地，加上前来传播佛教、景教、摩尼教的僧徒信士，长安成
为粟特胡人在华最重要的聚集地之一。隋唐时代长安的粟特人
其居处自不限于一隅，但主要在两市附近，特别是西市周边诸

坊。
粟特胡人虽以经商擅长，但仍有许多从事着其他职业。到

唐时有大批粟特人胡人进入汉室宫廷，担任宿卫和仪仗之职。
这些服务于皇室、贵族阶层的粟特胡人，既有随贡品同来的粟
特人，也有久居汉地的粟特人。在西安永泰公主墓出土的骑马
狩猎胡俑就是这些粟特人的形象。
隋唐长安城中的粟特人大多不是这个时候初到长安，有

些早在北朝末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就进入中原并定居下来。在
粟特人聚居的敦煌，从化乡是重要聚落。而在粟特人最初进入
长安时，并没有一个单独的、集中的粟特人聚居区，从一开始便
混杂于汉人的里坊之中。但这种分散的状况在总体上也有一相
对集中的区域，即以西市为中心。西市作为长安城内一个重要
的商业活动中心，对于嗜商如命的粟特人来说，就如磁石一般

具有超强的吸引力。
在长安居住的粟特人在胡汉交融中逐渐汉化，但其胡人

的特征还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姓名、婚姻、出身
郡望、封爵地点、本人的技能等方面，来判断他们是否是粟特后
裔。
二十世纪出土了唐代居住于醴泉坊的粟特胡人安息国王

子安令节的墓志，其墓志记：处长安游侠之窟，深鄙末流；出京

兆礼教之门，雅好儒业。……声高郡国，名动京师。”居住在西
市边上的安令节，已渐染汉风，他一遍雅好儒业，一边又经商致

富，可是说是进入长安的粟特人在汉化过程中一个过渡形态的

典型代表，也是居住在西市周边并经常出入西市的粟特商人代

表。
清代徐松所写《唐两京成坊考》中记载“商贾所凑，多归西

市”，可见一般。同时徐松还在其书中记载，长安城内有胡祆祠
数处，主要分布在长安县西市周围诸坊之中。随着大批粟特人
向东移民，火祆教也被带到中原，长安、洛阳等地都出现了祆
祠。由此可知，大凡有祆祠的地方，应该是粟特人的聚居处。入
唐之粟特人流寓中国长安日久，皆有妻子家室，“买田宅举质取
利，安居不欲归”。“数代而后，华化愈甚，盖即可称之为中国人
矣”。

小窥中西交流中的胡汉交融
———以唐代长安粟特人的部分活动为例

■ 黄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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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粟特胡人逐渐汉化的同时，胡人的生活习俗也影响着

中原社会，长安曾一度刮起胡风。粟特地区的安国乐、康国乐、
胡旋舞、胡腾舞、拓枝舞曾风行一时。胡服、胡帐、胡床、胡坐、
胡饭、胡箜篌、胡笛等，“京城贵戚，皆竞为之”。“这时期的许多
舶来品，大到皇家狩猎队伍中的猎豹、长安当炉的胡姬，小到宫
廷贵妇人玩耍的波斯犬、绘制壁画使用的胡粉香料，都是粟特
人从西方各国转运而来的。”
粟特人与汉人的通婚

不同民族间的通婚，是民族融合的一项重要方式，也是民

族融合过程中的必然结果。粟特人习惯上是以聚落方式生活，
在婚姻上多为内部通婚。吐蕃占敦煌后，随着从化乡的消失，
粟特人或逃走他处，或散居各地和其他民族杂居，这就促使族

内婚姻发展为族际婚姻。唐前期，政府对汉族女子与外来民
族通婚是有限制的。同时，唐对外来人口和汉族人所生子女，
在法律上也不承认其继承权。因此在入唐初期，粟特人主要
是内部通婚，在出土的墓志中可见内部通婚的记载。粟特人这
时期的婚姻状况保留了很多传统的婚姻形态，如多妻制，娶姐

妹为妻等。
随着入唐定居生活时间的推移，唐朝频繁的文化交流、开

放的社会风气，使得胡汉通婚的现象明显增多。唐政府制定了
很多优惠政策，提供便利条件。如政府允许各民族入境居住，
授予粟特人官职，同时实行保护通商贸易的政策。在有关唐
代典籍中均可看到：“诸蕃使人娶得汉妇女为妾者，并不得将
还蕃”，“诸蕃人所娶得汉妇女为妻妾”。这些规定都表明异族
男子可娶汉室女子为妻。到了李隆基做皇帝时，出现了均为粟
特出身的安禄山和史思明。他们兴风作浪，搅得朝野震荡。因
此“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开始受到排挤。《册府元龟》卷九九
九记载：“建中元年（780年）10月 6月敕，……又准令式中国人
不合私与外国人交通、买卖、婚娶、来往。”此时虽有排胡现象，
然而粟特人与汉族的通婚不减反增。究其根本原因有学者认
为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粟特人的汉化不断深入，活动区域也
不断扩大”。故向达先生说：“有唐一代对于汉女之适异族，律
并无禁。”
粟特人与非胡姓通婚，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混血儿”，即使

这些“混血儿”仍然采用昭武九姓，但无疑是汉化的产物。到了
唐朝中后期，大量定居长安的胡商娶汉族女子为妻妾，胡汉联

姻较为普遍，粟特人内部通婚日趋减少。粟特人通过婚姻交融
的方式，增大着自己在汉族中的影响，同时也加速了本民族的

汉化。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民族，粟特人把东西方物质文化

中的精髓，转运到相互需要的一方。粟特人用他们擅长的语言
能力，在丝绸之路沿线传播着各种精神文化，深深影响了中西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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